
胡忠伟

天下爱书者的心思大抵是一样的，遇好书如遇佳
人，都想一睹为快，占为己有。 这些年，与各地爱书者
交流多了，互赠书籍，书来书往，收到的好书委实不
少。 这些书，凝结着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是他们爱书、
淘书、访书、买书、读书、藏书的见证，也是他们的独特
生命形态。 所以，对师友的赠书，我向来都是珍惜的，
不止一次地去读，去揣想他们书写时的快意。

在这些书中，有一些书是毛边本，深夜裁读，趣
味良多，最好再下一点不大不小的雨，书声沙沙，雨
声细细，多好啊，一个诗意盎然的夜晚！

雨夜裁读，无须太多的要求，只要是一本好书，
那就是爱书者的好梦所在。 沏一杯清茶，拧亮台灯，
心无旁骛，随手翻看一两页，没有任何负累地读下
去，兴起则始，兴尽而止，没有人催逼，也没有人叨
扰，这样的阅读无疑是快乐和幸福的。

雨夜裁读， 是一种真正的阅读姿态， 这样的姿
态，属于生命的姿态，使我们终生受益。 当一个人凝
眸于书本，凝神于文字，双唇微合，双眉微皱，似乎世
界万物都不存在了。 此间的阅读，如同蚕啃桑叶，如
同士兵握枪冲刺，如同人世间的阴晴圆缺，许多的敬

畏，许多的疑问，许多的探究，许多的思索，许多的美
丽与哀愁，都在这阅读的行为中发生着。

对毛边书态度， 我有过从不喜欢到渐渐喜欢的
转变。原来，收到或买到了毛边书，眼看着参差不齐，
心里就想着一定要把它弄齐整了。 再说，读毛边书，
很急人的，读到紧要处，书页还粘连着，能不急人嘛。
多少本毛边书都被我送到印刷厂一刀裁齐了。后来，
收到的毛边书越来越多，我也试着去接受毛边书，天
长日久，再读毛边书，也体悟到毛边书的诸多好处
来。一是可以培养自己慢阅读的意识。从来好书须慢
读，走马观花终觉浅。 读毛边书，急不得，也快不得。
二是读毛边书，需要小心谨慎地去剪裁。 所用的刀
子不能太锋利，也不能太钝，太锋利，伤手；太钝，伤
书。 三是读毛边书，需静心，裁一页，读一页，不失为
静心之一法，也是磨性子的一种捷径。 四是无须书
签或标记，读到哪儿，哪儿就裁开了，没裁开，自然就
没读啦。五是毛边书开本大，裁开后，版式天地宽绰，
适合做读书笔记。

裁毛边书， 讲究的人会用红木小刀或者竹刀什
么的，而我没那么多讲究，随便找来一把铅笔刀，裁
剪开来，但此法不好掌握，如果用力大小不均，弄不
好，就伤及书页了，裁破裁残，反而弄坏了毛边书。
有一天收到韦泱先生《旧书的底蕴》毛边本，躺在床

上赏玩之际，实在想看看序言和后记，但一时找不到
小刀，忽然发现孩子玩耍的飞轮，这是一种塑料制品，
叶轮很薄，两端呈圆弧形，于是顺手就用它裁读，想不
到，竟然受用得很，既不伤手，也没有伤及书页，飞轮
划过纸张，沙沙作响，与窗外的雨声交相呼应，实在比
得上甜美动听的音乐了，这是一种美妙的天籁。

对于这种 “三面任其本然 ，不施刀削 ”的毛边
书，许多人都很喜欢，它看似不整齐，毛毛躁躁，但
却朴素大方，原始而有质感，有一种“拙的美”。 鲁
迅、周作人先生都很喜欢。 鲁迅曾说：“我喜欢毛边
书，宁可裁，光边书像是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
尼姑。 ”他早年的好多著作，包括他编辑的杂志《莽
原》《奔流》等都采取毛边书的形式装订。 现代书话
作家唐弢也说：“我觉得看蓬头的艺术家总比看油
头的小白脸来得舒服。 ”这种书，最适宜书虫子们把
玩、激赏了。在下雨的夜晚，青灯古卷，书香氤氲，摩
挲之间，人与书，人与物，人与景，融合相生，精神的
愉悦就难以言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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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彪

乡愁是一道道高耸入云的
山峦，天然屏障难以逾越；乡愁
是一条条曲折逶迤的大河，水流
湍急无从跨度；乡愁是母亲烙出
的一层层绿豆粉，青香袅袅却可
想不可及……

时间推移，故乡的一切变得
模糊，变得遥远，就连想吃一碗
故乡的绿豆粉都是奢想。

说来， 绿豆粉算是黔北一
带的土特产， 贵州其他地方都
很少见。其做工不是很复杂，用
料也极其简单； 可就是这非常
简单的绿豆粉， 在其他地方硬
是吃不到。 这显现出了故乡小
吃的独特性， 绿豆粉也因此成
为我对思乡之情的寄托。

吃绿豆粉的时光， 大多是
在小时候。 那时， 家里条件不
好，父亲在外打工，家里的活儿
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做， 很少
有闲暇。 我们也渴望母亲闲下
来， 那样她就能在家里给我们

做好吃的了。 不过，这还得靠老天的安排，因为只有下大雨
的时候，母亲才能稍有清闲。 下大雨的时候，母亲会坐在炉
子旁边纳鞋底，缝衣裤，估摸着我们饿了，便会问：“文儿、松
儿、晓儿，你们想吃什么？ ”等不到我和哥说话，妹立马凑过
来说：“好久没有吃绿豆粉了。”母亲看着我们仨一副饿馋的
样子，立马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去翻捣屋里那些大包小包
的蛇皮口袋。 她在找做绿豆粉的材料。

绿豆粉做法简单。取绿豆和大米洗净，用清水浸泡一晚
上，将绿豆和大米磨细成浆，最后舀入锅中烙干成型即可。
稍微费力气点的事情就是磨浆， 因为那时候家里没有磨浆
机，只得将大米和绿豆端到院坝坎下的伯伯家用石磨磨细。
伯伯会从门缝里伸出头来笑着说：“你几个娃儿真有口福，
又给你们做好吃的了。”我们不说话，边傻笑，边争着往磨口
里掺大米和绿豆。 浆子磨好，就是回家烙粉了。

烙粉不难，但还是有点讲究。母亲操纵着装满浆子的水
瓢，将浆子在锅里拉成一个个的同心圆，然后用锅铲将多个
圆圈抹成一整块大圆饼， 盖上锅盖。 待圆饼靠锅的一侧熟
后，母亲将锅盖揭开，把锅里的大圆饼轻轻铲起翻个身，又
盖上锅盖。等到母亲再次揭开锅盖的时候，一股热气伴随着
绿豆的清香涌出锅顶，绿豆粉制作差不多完成了。

值得注意的是，烙粉的火要用文火，火大了不但烙不均
匀，还会糊；火小了，耽搁时间，还烙不透。 那时候母亲经常
夸我生火生得好，我也以此为豪。

烙好的绿豆粉都是一整块的，直接铺在水缸上面的簸箕
里，色泽诱人，清香扑鼻，我们都忍不住扯一大块裹起来，蘸
点辣椒水，大口地吃起来。这种吃法很过瘾，特别是在那个刚
刚解决温饱的年代，我们尤其喜欢这种狼吞虎咽的感觉。

绿豆粉可水煮，简单快捷。 绿豆粉全部烙完，垒在簸箕
里面一层层的，看起来呈浅绿色，半透明状。 母亲将绿豆粉
一层层卷起，用菜刀切成丝状，堆在筛子里。 待到吃饭的时
候，只需抓一把切好的粉丝丢入烧好开水的锅中，烫一下，
捞起来，加上糟辣椒水，便可以吃了。

绿豆粉还有其他吃法和用途。可以做炒粉，用它做出的
炒粉，色泽翠绿，入味均匀，有嚼劲，可谓色香味俱全。 晾干
后的绿豆粉还可以打包，作为赠送友人的佳品。

绿豆粉还具有药用价值。它还有清热解毒、理肠健胃的
功效。老家人吃绿豆粉多在炎热的夏季，我想充满智慧的故
乡人应该是早就知道这个功效的吧。

故乡人对绿豆粉有着独特的情怀。 在我上班的地方有
个老乡，每次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一碗绿豆粉，并发一
个朋友圈。 对于他们来说，一碗绿豆粉不只是一碗食物，那
是一碗热气喷喷的乡愁啊。

范方启

从一条河边路过，在高高的堤坝上，我居然看到了
一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渡船。不用近前，我也能看出
那是条木船， 船体是灰色的， 这种颜色既与造船的有
关，又与风吹雨打和严寒酷暑的历练有关。 看那船，却
不在水中，而是被拖上了岸，是对船体进行维修吗？ 出
于好奇，我还是来到了渡口边，围着无人问津的船打量
了一圈。 这船，真的到了该维修的时候了，堵住船体缝
隙的结固的石膏和桐油还有麻线什么的已明显在脱
落，这船如果继续在水中往来，船底肯定会渗水，那会
很危险，修船的人为何还不出现？

修船的有一个很专业的名称：捻工。他们所带的工
具也不一样，小时候，我对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着无限的
好奇，像修船和做船这样枯燥乏味的事，只要有机会，
我绝不会错过围观的机会，并且还打破砂锅问到底，这
工具叫什么， 那工具做什么用， 这使得那些捻工们很
烦。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一群由六七个捻工组成的修船
的队伍就在离我家不远的河边紧锣密鼓地做一条新
船， 他们做了三天， 不可理喻的我也眼巴巴地看了三
天。 为了使捻工们不再对我有什么抵触，一旁的我，主
动充当起了他们的小帮手，他们需要什么，只需要冲我
报报名称，我会准确地递到他们的手中。

让我乐此不疲的守候着捻工们带来的奇形怪状的
工具。 刮刨，维修木船、刮船的专用工具。 扁铁锻制，刨
口加钢。 其形式有：两端为反向弯曲的刨口，一为平直
宽口，一为斜形窄口；也有一端弯曲、一端平直，刨口一
窄一宽的。 用于刮除木船表面的旧油皮、油痂、黑斑和
腐蚀层。捻凿，修造木船捻缝的专用工具。锻铁制成，上
端为木柄，柄端装铁箍，下端凿口带钢。 捻锤，捻凿的专
用工具。 也是锻铁制成，似斧，钝口，并开有缺口或眼
孔，兼作起拔旧钉锔用。掏锯，又称尖锯。锯除小块腐烂
板料的专用工具。木柄，锯片呈尖刀形。使用时，先在板
料腐烂部位的纹理两头钻若干眼， 用掏锯从眼中将板
料两头锯断，再用快凿将腐烂部位凿除。 送钉器，修造
木船钉钉的专用工具。 锻铁制成，上端为木柄，柄端装
铁箍，口端呈圆坑形。 钉锹钉、方钉时，将送钉器坑口套
在钉帽上，锤打木柄，使钉深入钉眼内。 拔钉器，拔除木
船废钉的专用工具。 锻铁制成，似小撬棍，上端为燕尾
形，可拔小钉;下端略起翘，左右伸出短轴，套一方形扣
环，专起拔大钉。 起拔时，将扣环套住钉帽，并卡在器杆
尖上，手握杆的上端向下压，废钉即可拔出。 由于利用
杠杆原理拔钉省力，故船工习称“千斤”。 还有丝杆夹
头、扒钩、撬板器、油灰机、麻筋、麻扳机、筛灰机、两脚
卡等等，是在做木匠的父亲那儿见都被见过的。 当我能
准确地说出这些工具的用途时，捻工们直夸我聪明，并
且有人鼓动我拜老捻工为师。 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变
着法子跟他们套近乎的孩子， 其实不过是想见识一下
他们的那些稀奇的玩意， 至于将来有没有当捻工的打
算，我自己最清楚。

捻工是既辛苦又容易把自己弄得鼻子眉毛都分不
清的又累又脏的活儿， 在最初制作木质的船体时，锯
子、斧子也一样能用得上。我对一位瘦骨嶙峋的老捻工
印象特别的深，看着使出吃奶的力气咬着牙砍木头，我
的心也跟着在颤动的土地一起颤动， 我有些担心老捻
工会不会从此元气大伤。 看着年纪轻轻的小捻工在给
船上桐油膏子，满脸满身都是油腻时，我决意将来决不
做捻工。无论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他们在寒风中皲裂的
手，都让我看着难受。

当新船完工了，看着漂亮光滑做工精巧的船，谁曾
料到就是一双双粗糙无比的手做出的，就凭着这一点，
我在心中由衷地敬佩着他们。出入江河湖泊的船，就是
那些饱经风霜的手修造起来的，“朝辞白帝彩云间”，载
着诗仙离开白帝城的自然也是那出没风波里的小木
船。还有“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浪里”，没有这些捻工，凭
什么出没风浪里呢？木船，打通了慢悠悠的远古时代的
任督二脉，使人类与水一起流动，让人的活动范围一下
子拓宽了许多。

好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捻工了，也极少看到
木船，我以为，这世上的木船大抵绝迹了吧。 没有了木
船，捻工肯定也不存在了。 然而当我再次看到木船的
时候，我觉得我有可能再次遇见捻工的时候，我还会
像儿时那样坚定不移地围观甚至心甘情愿地为他们
递工具吗？ 会的，我知道我的好奇心不会泯灭。 也许，
他们的工具有很大的改变了，又会有怎样的新奇在等
待着我呢？ 这样想，我有些按捺不住内心的期盼了，期
待着捻工早点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再次温习一下孩
提之时的痴迷。

人生苦短，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太在乎别人的感受：等于为别人活着。 赵春青 画

丁文清

八年前，难得的一次体验，因为赶航班的缘故，
不得不凌晨五点来到心驰神往的西柏坡， 站在前临
碧波荡漾、山水潋滟的西柏坡湖，后靠满坡翠柏、松
涛阵阵的西柏坡岭，四周悄无人迹，四顾只有山水，
当时脑中很自然地蹦出的一个词———“这里的黎明
静悄悄”。

今年 7 月， 再次来到西柏坡。 到达圣地的时
候，正值正午时刻，熙熙攘攘的人群，络绎不绝，而
我脑中闪现出的还是那句话———这里的黎明静悄
悄。 看着骚动的人群， 想到的却是那个清晨的静
谧，眼前分明是一轮朝阳，潜意识里的却是满天的
星星。

一天 24 小时 ， 黎明正是光明与黑暗交替的
时分 。 在黎明之前总会有一段黑暗时刻 ，在巅峰
之前总会有一段踽踽独行 ， 但常识告诉我们 ，凌
晨，不仅指示黑暗，更是报告曙光。 把中国共产党
在西柏坡的历史方位 ，比喻成 “黎明 ”，十分的恰

当与贴切。
黎明最宁静，但宁静绝不是平淡。揣测当年站在

西柏坡前领袖级人物的心态，可以用“宁静致远”这
四个字来形容。风暴之前的宁静，不就是力量与能量
的聚集吗？ 不就是改变与突破的前奏吗？

毛泽东曾有一段诗意的语言描述黎明的景观：
“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
了的一支航船，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
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
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

在静悄悄的黎明能够仰望星空的人， 注定能够
盛得下世界的高阔，悟得出生命的气象，如此，方能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方能“于无声
处听惊雷”。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 经过二十多年的抗争，共
产党人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1949 年 3 月 23 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
坡迁入北平。 故这个冀西山区滹沱河北岸的小山
村，有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命运定于此村”
的美誉。

位于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中央的五位领导人铜
铸像 ，均高 2.5 米 ，青铜铸像 ，艺术地再现了西柏
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 迎接朝阳且
对未来无限憧憬的情景 。 立在中间的正是毛泽
东。 毛泽东是个大文豪， 但他与千古文人一样也
有侠客梦 ，虽非武将 ，却有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
取关山五十州”的气度与情怀 ，“剑气长存 ”与 “诗
心不老” 亦可相行相向。 正是他在西柏坡指挥了
震惊中外的辽沈 、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 ，在世相纷
呈之时，端坐磐石之上 ，行走 “独孤 ”之中 ，搅动的
却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棋盘， 于恬淡简约
间登临高峰。

西柏坡朱德旧居是仿陕北窑洞式的建筑， 坐北
朝南， 是中央工委专门请陕北的工匠为毛泽东主席
移驻西柏坡而建造的。毛主席来了之后，觉得朱总司
令年龄大，就让朱总司令去住，朱总司令坚持不肯，
最后在毛主席的一再坚持下，才于 1948 年 11 月搬
到这里。 这是同志之情，战友之情，但是否也是诗人
间的“惺惺相惜”，不得而知。 朱德不是一个“只识弯
弓射大雕”的武将，他还是一个诗人。1947 年 7 月 12

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当时为了适应战争环
境的需要，中央工委当时对外称“工校”。朱德作为校董
帮助晋察冀野战军打了四次规模较大的胜仗，歼敌 6.2
万余人。在总结解放石家庄作战经验时，朱总司令欣然
写下了《七律·攻克石门》：“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
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
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
鬓毛斑。 ”

英雄，是诗人的基色。 所谓战略家，都有诗人气
质，都在灵魂深处蛰伏着诗意，浓缩着豪放的因子，总
是在黎明时刻看到“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总是
在静悄悄处“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总是在羽扇
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激越的诗，也许就是他
们压倒对手、战胜对手的佩剑与道具，胜利就在诗的
海洋中诞生。

两次邂逅西柏坡， 脑子里盘旋的总是在那个静悄
悄的黎明，让思想的羽翼在纯粹的心境中飞翔，我分明
地看到了一个政党的冷静与理性、从容与自信、豪迈与
率性，寻找到了一群具有诗人气质的英雄团队“不破楼
兰终不还”的内在逻辑。

夜雨裁读听纸声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王转军

周日，在书房发呆。微信圈里一个朋友发来的视
频，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轻轻点开链接：在英国伦敦
皇家阿尔伯特大厅举办的全英古典音乐奖颁奖典礼
上， 我国青年钢琴家朗朗， 与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
家，尼古拉·贝内德蒂及伦敦室内乐团合作，演奏了
前苏联著名音乐家哈恰图良杰出的代表作品 《马刀
舞曲》。可此时，我激动而念念不忘的，却是一把简单
的手风琴弹奏的《马刀舞曲》及其演绎出的岁月……

与小平相识，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一次联欢
会上，最后一个节目京剧演唱《智取威虎山》选段《打
虎上山》。 扮演杨子荣的是邻居孙叔叔，手风琴伴奏
就是小平。

当节奏强烈，急促豪迈的琴声一起，原本热闹的
大人孩子一下子静了下来。 只见小平那灵巧的右手
在键盘上快速的移动跳跃， 左手随着节奏大幅度抻
拉的风箱激荡出阵阵奔放嘹亮的琴声， 一会儿似风
起云涌，卷起群山千堆雪，一会儿又平静如烟，在松
涛峡谷中幽幽颤动。 激情澎湃的前奏引起现场人们
阵阵喝彩。 小平则神态沉静，微微歪着头，全神贯注
地拉着手中的琴，完全沉浸在他的琴声里。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孙叔叔一句高
亢的京剧唱腔，直飞楼顶……

这次联欢，让我认识了小平。他是我同校高年级
的校友。 共同的爱好，让我们后来成了朋友。 小平家
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氛围：暖暖的灯光、轻轻的话语、
和蔼的微笑、欢快的琴声……常常吸引我晚饭后，踩
着琴声，不自觉地便来到他家。

一个初冬的晚上， 我拿着白天与同学一起去小
港湾画的一幅水粉写生， 有些得意地来到小平家。
“呃，灰调子，有点儿俄罗斯画风的味道,只是……”没
想到,小平一番内行的评价,让我顿时感到脸上发热。

“你知道吗？ 俄罗斯绘画与俄罗斯文学、音乐舞
蹈和建筑堪称俄罗斯四大瑰宝闻名于世，特别是 19
世纪以来，大师云集、经典迭出……”

暖暖的灯光下，小平娓娓道来。 窗外，冬夜静悄
悄，月光如银似水，列宾、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
一个个似曾听说过的大师，活灵活现，乘着月光，缓
缓地拥进了温暖的小屋。

“记得电影《列宁在 1918》中那段跳芭蕾舞的音
乐吗？那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小平边说
边打开他那 120 贝斯的紫红色的手风琴。

小屋内顿时响起了“四个小天鹅”节奏明快、欢
乐流畅、优美的让人浮想联翩的旋律……

“小天鹅”轻盈的足音渐渐远去。突然，随着他右
手在键盘上急速地跳动和左手猛烈地抻拉， 一阵节
奏强烈、快疾如风、激情飞扬的旋律，在小屋中激荡。

“这是《马刀舞曲》……”小平边拉边讲，原本平

静的双眸，一下子灵动起来。
我知道了， 这是苏联著名音乐家哈恰图良上世

纪 40 年代创作的代表作品，是为芭蕾舞剧《加雅涅》
创作的舞曲。 《马刀舞曲》就是其中表现一对恋人最
终重新相拥相吻时， 村民以战士出征前挥舞马刀的
激情群舞，为其欢呼祝福的音乐。 我忘不了这个温暖
的夜晚， 更记住了这首令人荡气回肠， 痛快淋漓的
《马刀舞曲》。

1975年夏小平高中毕业。因系独子，没有“上山下
乡”，被分配至铁路局机务段,成为一名火车头维修工。

深秋，小平上班前的一个晚上，院里几个要好的
伙伴，聚坐在他家门前的走廊上，聊天并向他表示祝
贺。 他却没有太多的惊喜，而是默默地回屋，打开琴
盒，背起他的手风琴。 霎时，一阵熟悉的旋律急速地
冲向夜空，是《马刀舞曲》。我从小平的眼神和激昂的
琴声中，似乎感受到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忧郁。

1977 年初冬，恢复全国高考。 小平以优异的成
绩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大学开学前的一个夜晚，我
又敲响了小平家的门。 依然是灯光暖暖的小屋,我将
一幅写满我祝福的画，送给了小平。

“你的画进步好快啊，我也有礼物送你。”小平转
身从旁边那已换成漂亮落地玻璃门的壁橱里, 拿出
了一套封面优雅,肖洛霍夫四卷本的《静静的顿河》，
还有一本黑色硬皮笔记本。

“回家再看，也许你用得上……”小平轻轻地按
住我急不可待的手，俏皮神秘地一笑。 接着，背起了
他心爱的手风琴。

琴箱似展开了岁月深深的褶皱， 键盘仿佛和着
时光的节拍飞速起伏，一层层激起爱的巨浪，那美丽
的波光，在小屋和我们青春的脸上荡漾。

又是《马刀舞曲》！而这时，我分明听到了战士出
征前的庄严、自信、欢快、和胜利的呼唤……

马刀舞曲

天地在外，人行其中
顶天立地即是“工”
我那象形文字草创的姓氏啊

它承接着天的精华

也传续着地的荣耀

箱匣为表，斧斫为里
收敛锋芒便成“匠”
我那石器时代敲打的名字啊

它透露出草的绵软

也紧握住石的坚韧

没有春天，就铺设春天
往东掘进一万里

在公路和铁轨间，收集星辰的咏叹
在桥梁和隧道里，照亮虫鸟的欢鸣
直到把一封群山的家书

送抵大海的邮箱

没有夏令，就运输夏令
南下武夷各有所指：让一节动车
驶进土楼，让一辆公交
在闽南的客厅里搬动方言

让飞机升降学会莆仙戏的声调

让出海的船只，替闽东的海浪问候台湾

没有秋分，就编辑秋分
横撇竖捺撰写人间。 用强烈的修辞
加重生活的诗意，用一道红笔
改正迷失和无聊。 用好看的字体
在汗水中显现盐晶，最后啊
还要把敬业和奉献装订成册

没有冬至，就生产冬至
流水线传送雪花

要冰冻坚实牢固，要霜凌
干净地挂在树梢。 要松柏苍茫
安全地越过寒冷的保质期

要塑料的冬天，紧紧包装来年的希望

在城市中，车水马龙，熙来攘往
我能感觉到，你不拘一格的创造
在小镇上，朝九晚五，宵衣旰食
我能寻找到，你擦肩而过的身影
在乡村里，柴米油盐，人情冷暖
我能体会到，你牵肠挂肚的情怀

啊，大美工匠！
你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大美工匠
郑龙腾

绿
豆
粉


